


次痛以后慢慢累积起来的，伤

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一直，是一个会感觉寂

寞的人。

我能感觉到自己内心深处隐约的孤独，没有眼

泪，没有声音，只有安静的疼痛。一直。

我叫秀逗，很可爱的名字吧！

两年前，我来到了深圳，因为听说深圳是一个

可以让女人变得坚强的城市。虽然我不明白这句话

的含义，但在经历了感情的纷纷扰扰之后，我义无

反顾地来了。

两年了，才明白这个城市，根本就没有爱情，

更不需要爱情。

这是一个经过

心而无奈的结论。

没有 爱，自然没有痛，自然会令女人坚强。

原来，就是这样，是的，只是这样。

我换了很多次工作，不是因为老板太抠门，就

是太好色。在深圳，像我这样的找钱找房子找爱的

女人很多，都在挣扎。



两年依然陌生的城市，这个面对

在现在的这家公司待的时间最长，快一年了。

我没有什么专长，只能做做文秘。每天，翻看着那

些枯燥的数字、枯燥的文件，心也变得枯燥起来。

好在我的老板是一个温和的人，不苛刻。也许，这

就是让我一直留在这里的原因吧。

他叫程远，很年轻，三十出头，非常沉稳。我

喜欢这样的男人，让人有安全感。

其实，下了班，更没有意思。我在这个城市里

没有朋友，在这个连爱情都已被一夜情代替的城市

里，没有人愿意把时间花在友谊上。

黄昏的时候，我就沿着人行道一个人慢慢地走

回租住房，自己弄点吃的，然后看书，睡觉。

渐渐厌倦

厌倦了漂泊，厌倦了孤独。我想寻找一种亲近的、

温暖的感觉。

于是，我想到那个男人。两年来，他是惟一让

我觉得有品位的优雅男人。他没有像我见过的老板

那样，戴一黄金大戒在指上，而手指却又肥又短。

他的手指，修长而瘦削。那样的手指，是适合

弹钢琴的，在皮肤上，游走。

想到这里，我微笑，心里有温暖的感觉。

那个人，是我的上司。

最后决定，是因为有次要从他的办公室抱走一

大堆文件，一起出门的时候，他从身后伸出他的长

胳膊为我推开门。这是一个体贴的男人动作。我的

心在那一瞬间涌上一股久违的暖流。

要不要，能不能，开始？我静静地想了很久。

敲开程远的办公室，径自说完想了好久的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点，他的声音有些干哑。看起来

留下电话，再留给程远一个背影。我害怕也疲于去

和别人对话，更何况是对自己的上司发出这样不可

思议的犯错邀请。

没有去上班，我在家里等程远的电话。

突然又有些害怕他来电话了，想着，他的电话

来了，我和他说什么？

就这样，笑起自己的紧张来。怎么像是个情窦

初开的小女生？

了沉思。想着想着，就收起了笑容，陷

程远的电话是第三天下午打来的，听到他低沉

声音的那一刻，我就开始微笑。

时间是下午

是抽了很多烟，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才打来的。

“好。”他说道。声音低哑，但，很好听。

我抱着话筒，紧紧地将它贴在耳边，似乎害怕

会遗漏了什么。而其实，他就只是说了一个字。就

一个字。

然后，我也说：“好。”

电话里便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空白了。我依然紧

紧地抱着话筒，连呼吸都不敢大声，怕他说了什么，

我没听到。

“你会不会受到伤害？”程远犹豫着在电话里问

我。没想到，他就用这样一句很特别很特别的话，

击败了我微弱的坚持和害怕。

“我明白游戏的规则。”我咬着下唇轻轻地说。

“下了班，我去接你。”这是程远的第三句话。

结束语。

我喜欢，不多话的男人，可以有更多的空间让



的浓眉，深邃的眼，加上他惯有

人去遐想。女人，其实，离不开的，就是遐想。

看着镜子里那个身段修长苗条的女子，我细细

地刷了腮红。

黄昏的时候，程远开车来接我。我们都显得有

些紧张。

程远只在为我开车门时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就盯着前面的大路不再偏头看我了。他握方向盘的

手似乎攥得非常紧。

我侧过头看程远。他的侧影是那样完美，有棱

有角的脸型，微

的沉静状态，让人觉得和他在一起很踏实，很安全。

我们找了一家酒吧，里面的空气浑浊，人很多，

很嘈杂。我想这正是我和他都需要的氛围。因为可

以掩饰彼此的紧张。

他抽烟，我要一根，他有些意外地怔了一下，

递给我一根。我微笑。虽然在办公室里我总是像个

乖巧的小女生，但一个人的时候，我喜欢点上一根

烟，看火光慢慢地燃烬。

我们在角落里狠狠地抽烟，一根接一根。偶尔

交换眼神。

我们找这样一个地方，似乎是为了说话，可是，

自始至终，我们谁都没有开口说话。但我觉得，我

和他之间，是不需要语言就可以感悟的。

从酒吧出来，已是夜深，到停车的位置有很长

的一段路。我们依然没有说话，但我喜欢极了这种

有人陪着在暗夜里走路的感觉，很踏实。

初冬的深圳的夜，也是有一些冷的。从温暖的

空间里出来，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颤。程远正好偏



点的时候，我让程远回家了。

头看到，然后他双手互相搓了一下，好像是要想将

手搓暖，然后再来握住我冰凉的小手。看到他这个

动作，我几乎要流泪了，心里感觉好暖，好久没有

过这种感觉了，就很冲动又很自然地、静静地把头

靠在他肩头。

程远带我去了他的别墅，暗夜里，我的长发倾

泻在程远的身体上，舞动。

“是不是有很多情人啊？”我点了一根烟。

“没有啊，只有你一个。”程远笑，黑暗里，我

偏头看到他几近完美的脸庞，我的心没来由地痛了

一下。

“那为什么让我做你的情人啊？”我感觉自己突

然像个小孩，要了一颗糖，然后，又想再要一颗。

因为，甜。

“因为没有情人啊。”程远拉起被子裹住我的身

体。他的手指碰到我的皮肤，有暗流经过。

就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在他的怀里，就偷偷地窃笑起来，因为经过这

样的问答，我并没有因此而多得到些什么。只不过

像一个小孩子在耍赖，要多一点再多一点的宠爱。

晚上

我说过，我懂游戏的规则。

我拼命地工作，不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只有在

面对程远怜爱的眸子时，我才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

恐惧。因为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男人，事业有成，

英俊挺拔，而且温柔体贴。

喜欢抚摸他的眉，他的眼，他的唇，然后闭上

眼睛，伏在他的胸前听他有力的心跳。



污了我对他的痴。所有的一切，我只想

这时候，程远总是会点上一根烟，目光飘渺，

然后低哑着唤我的名字：“秀逗，秀逗⋯⋯”

我捂住程远的嘴，不让他说下面的话。我不要

他说出来，情话只是偶然兑现的谎言，承诺更是彼

此承受不起的重担。

我只要，静静地，天聋地哑。

因为，我是这样一个容易满足的女人。只要他

的一个回眸，一丝笑容，一个拥抱，就能让我幸福

得流泪。除此之外的任何世事浮云，甚至严重到，

不可救药到除他之外的任何男人，对于我，都毫无

意义可言。

而这一切的眷恋和痛，我都只能自己品味。

因为，游戏是我自己选的。

直到知道自己怀了程远的孩子，我依然能很平

静。向他请半天假，在他询问的目光里静静地说自

己感冒了。

我不要他知道，因为我怕任何有阴谋嫌疑的举

动，都会

一个人，默默地承受。

冰冷的手术台，彻骨彻心的痛。我终于流泪了。

我多么想生下这个孩子，他应该是一个小小的男孩，

和他的父亲一样的英俊，一样的优秀。但我却狠心

将他抛弃。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我去超市给自己买吃的东

西。看到一种叫做“秀逗”的糖，惊异着买下，拆

开来，像磨砂一样半透明的小颗粒，小小的，放进

口中，却又酸又涩，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正欲

吐掉，售货员说：“坚持半分钟，它会变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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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下

“秀逗”在口中慢慢融化，一股柠檬的清香在唇

舌间悠悠徘徊。然后，一种浓浓的甜味泛上来。

我的心一颤，回家的路上，一直含着这颗小小

的糖，慢慢地泪水又弥漫了双眼。

想到那个人，苦涩的痛和无法抑止的思念像极

了这小小的糖，有涩涩的苦和然后泛上来的甜。但

我的坚持，却是永远换不来甜味的涩。

我却是害怕索求的，因为伤害只是一个人的痛，

索求却是两个人的折磨。

程远的眸子里，渐渐有沉思的忧郁。那种忧郁

让我不安和心痛。

终于某一天，他抚摸着我的头发对我说：“秀

逗，我和你在一起快一年了，你都

去，会耽误你的⋯⋯”

我的心脏慢慢地裂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因疼

痛而慢慢渗出血来。

伸手捂住他的嘴。因为我懂这个男人，懂他的

疲惫，懂他的喜悦，懂他的辛苦，懂他的善良。我

无法怨恨他，只怪自己出现得太晚，他只有一次的

承诺早已在另一个女人的朝夕相处中尘埃落定。

我害怕他为我做任何事情，包括内疚。

我和他，都是孤独的。在苦涩过后，甜味过后，

寂寞过后，温暖过后，其实，还是再一次的轮回。

也许在一生中，能找到一个陪自己静静走一段

的人并不容易，但是，有过短短的一段，也已经足

够。

我没有向程远告别，我只是静静地消失了。既

然这个游戏是由我来开始的，就由我来结束吧。



我只是在他办公桌上留了一盒“秀逗糖”。

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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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怎么对年生说分手。只是两个字，却是

一次次地到了喉间又被压了下去。

一个人在阳台透气。傍晚的时候，有风吹得阳

台前的老树呼呼作响，很是凉爽。

初时很喜欢年生这小小的两室一厅的小套间，

在二楼，很方便。

通常是年生做菜。小小的套间，厨房过来就是

客厅和卧室，总是会有很多的油烟。我在卧室里看

电视，一偏头，年生正好从厨房里回过头，一手抡

着锅铲，一手擦头上的汗，冲我笑，一种抱歉的含

义。

他总是好像对我心存很多的歉疚，因为他没有

工作，没有钱，没有亲人，只有这一套朋友借他住

的房子，房子里除了一张床和一些简单的家具，什

么也没有。



年的家，把干净整

不知道为什么会和年生在一起。

那时候，我刚刚失恋。

凌义文迷上的是一个风月女子。她眼里流动的

妩媚反而让我不安起来，好像是我抢了她的男人一

样。

我搬出那个我悉心照顾了

洁温馨留给我爱的男人。

那一晚，我在酒吧买醉。那是我第一次喝酒，

义文总是怪我不会喝酒，害得他总是独饮，扫他的

兴。想必，那妩媚女子现在能伴他夜夜笙歌了吧？

这样想着，我又是眼睛一闭，脖子一仰，一杯

酒倒进喉咙，一阵暴吐。身边男子的裤管上都是我

吐出的污秽了。我冲他歉意地苦笑，说：“对不起

啊。”

“没关系。小姐，你不能再喝了。”他微笑着回

答我，接过侍应生递上的纸巾擦拭裤管。

他再抬头时，轻轻地说了一句：“无比不欢，想

想比你过得差的人，你就不会这么伤心了。”

我的酒醒了一半，去看他的脸，他不帅，一点

也不，却有着一脸的淡定和从容。

“有比我过得更坏的人吗？”我苦笑着自言自语，

又去抓酒杯。



多万。母亲气病了，那

“有的，比如我。”他拿起酒杯，冲我做了一个

干杯的姿势，一饮而尽。

我笑了一下，半醉半醒地说：“那把你的差说出

来，安慰我一下。”言出于此，蓦地后悔起自己的鲁

莽来，便又补上一句，“对不起，不该打探你的隐

私。”

“没关系。我正好也需要倾诉。”他将他的高脚

凳拉到我旁边，叫了一杯果汁，换掉我的酒，然后

自己加了一杯酒。这一切，做得自然之极，好像我

们是很熟的朋友，他才如此照顾我。

岁，离异。大学毕业

万轻松赚到了腰包。

当他正准备展开手脚大干一番时，母亲打电话

说病危，要他速归。他火速回了老家，母亲笑意盈

盈地站在门口迎接他，还有一个面露羞色的女子。

他的心里顿时明白了八九分，母亲催过他的婚

事很多次了。只是他没有想到母亲会用这样的一种

方式。

他低低地表示自己的不同意，母亲就生气了。

父亲在他年幼时就死了，母亲一人将他拉扯大。年

生不再说话，很快便和那女人结了婚。在当地盘下

一家店子做起了小生意。年生不喜欢那种生活，尤

其是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郁闷之中，他迷上了赌

搏，不多时日，便输掉了

个叫做妻子的女人提出离婚了，条件是余下的钱。

他说他叫陈年生，男，

后，他去了深圳，两年后，



岁就跟着义文来这个城市

年生答应了。

接下来，是给母亲治病，去医院一查，居然是

肺癌晚期。手头上已没有积蓄了，硬着脸皮去问熟

人借，花去了十几万，母亲依然走了。

一个人，需要的似乎只是沉沦。

年生靠朋友的接济度日，什么也不想干，惟一

的乐趣就是在朋友开的酒吧里泡着。

我张着嘴，然后说：“你这是堕落。”

“是的，那你呢？你不也是堕落？对不起，请原

谅我用这个词。”他看着我，不好看的小眼睛有些闪

烁。

那个时候，我已经喝多了。

最后我记得，我还是倒在了吧台上，年生拼命

地问我住在哪里，我听见了，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因为我没有家。我从

了 ， 年了，除了他，我什么也没有。

醒过来的时候，是中午。我睁开眼，是在陌生

的房间里，房子有些破旧，却很干净。

年生从外面进来，笑：“醒了？”

我的头有点痛，下意识去看自己的衣服。

“我昨晚睡在隔壁，有张钢丝床。”他笑。

我不好意思地起床，却感觉肚子剧痛起来，下

意识地去捂肚子。

“怎么了 ？”他问。

“老毛病了。肚子痛。”我黯然下去，和义文在



个小孩，并因此落下一起 年了，为他我拿掉了

肚子痛的病根。

分钟后，“你等我，我出去一下。”年生说。

他提着一个方便袋回来进了厨房。

我追进去，看他将袋子里的东西拿出来，是红

豆和一袋糖，还有一个小小的瓦罐。

年生将红豆洗干净了，放进瓦罐里，再放进去

糖，然后放在灶台上开了火。

他说：“红豆是补血的，放在瓦罐里炖，会很

香，能治肚子痛。”

我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才问：“你是做给我吃

的？”

“当然了。难道是我自己吃？”他笑。

年生开了电视，然后给我倒了一杯热茶。我们

他连沙发都没有，电视还是很坐在床上看电视

小很老式的那种。

年生不时地往厨房跑，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开

始要用大火烧开，然后再改小火，还要经常看看有

没沸出来，要炖上一个小时。

我心里难过起来，因为我又想起了义文，他从

来也没下过厨，更不用说为我这么仔细地炖红豆羹

了。

一个小时后，年生去盛了一碗端给我。红豆已

经烂了，因为是用瓦罐炖的，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味道好极了，我第一次知道补的东西也可以这么美

味。吃了一碗后，我调皮地把空碗往他面前一伸，

他就笑了起来，又去厨房给我盛了一碗。

他去厨房洗碗的时候，我大声说：“我要做你的



个

女朋友。”

“你说什么？”他关掉水龙头。

我又重复了一遍。

“不好。”没想到他会拒绝我。

“为什么 ？”我问他。

“我什么也没有，还欠着人家十几万的钱。”他

将洗干净的碗放好。

“不行，我决定了。”我固执地说。我想，一个

为我煮红豆羹的男人，一定懂得爱我，不会伤害我。

我猜得没错，年生，确是一个好恋人。

我们终于同居。

故事老套，我不知如何对年生说，义文来找我

了，我爱的还是他，在我住进年生的小房子里

月之后。

只是每天去阳台，发呆。

“是不是他回头了？”年生在身后。

我一惊，不敢回头。

“你走吧。”背后传来他转身的声音，很沉闷，

然后是轻轻的关门声。他出去了。

我一直等到晚上，年生也没回来，义文的电话

又来了，我咬咬唇，收拾我的东西。

和义文在一起，始终令我快乐，纵使痛。

我一直没有去看年生，也没打过电话给他。

那一天，我的肚子痛又犯了，和义文在酒吧，

还有他的朋友一起狂欢。我说我的肚子痛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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